
假期，他都帮母亲打理馄饨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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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何西超的父亲会铺地板
砖，每天就在环城西路的马路
市场上等活。

今年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何西超第一时间给初中老师
打了电话。“我看到父亲的笑
了！”原来，初中时，这位老师
在班上给同学朗读了自己写
的一篇文章叫《父亲的笑》，说
自己的父亲很严厉，几乎没见
他笑过，直到拿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父亲终于笑了。

“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他
和我母亲常年被我们的学费
压得透不过气来，好多年没怎
么见他笑过。”今年考上大学，
何西超也感受到了初中老师
曾经有过的感觉，“看见父亲
笑了，我才感觉到松了一口气
了。”

“现在快开学了，我去云
南后，一年最多回来两次。”说
到这里，何西超也有些不舍，

“我就想去云南闯闯，很喜欢
那里的音乐艺术。还有十来天
的时间，多陪陪他们吧。”高考
后，何西超先后在饭店做过服
务员，后来又给一位初中生当
家教，结束后没再打工，只想
多陪陪家人。

“得知孩子考上大学后，
亲戚们借给了一部分钱。”何
西超的母亲说，虽然家庭不富
裕，但他们不管如何困难，都
会继续供孩子读下去。

记者问：“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为什么还选择学艺术特长？”“我上
初中时，听到老师播放《夜莺》，里面
的长笛声音特别优美，从那就想学
习长笛。”何西超说，一开始他只想
把这首曲子学会，后来发现自己居
然有些天赋，学起来特别快，高中后
也就下定了决心。

高三时，何西超集中学了半年
的专业课，开始时每节课50块钱，让
何西超心疼不已。后来，课时费涨到
了60元。虽然只是10元钱，但他没再
告诉父母，自己从为数不多的生活

费里一点点抠。
有一年何西超当上了班长，和同

学们关系特别好。有时帮同学们去超
市买东西，回来大包小包的交给同学
后，最后他手里总是空的。“心里也没
觉得什么，父母不容易，不能乱花钱。”
懂事的何西超这样告诉记者。

偶尔，何西超也“奢侈”一次，在
食堂里吃份两三块钱的炒菜，但一
个人打一份又吃不完。“后来我和同
学四个人合吃，就买两份菜，再买馒
头，这样每个人一个月能省不少钱
呢。”谈起自己的省钱经，何西超也

颇为自豪。
考过专业课后，四月份开始是

何西超最难度过的日子。每天都在
教室学习文化课，从早上六点一直
到晚上11点多，不会的就和同学们
交流。“但到了考前两个星期，他压
力较大，不只神经衰弱，还打了一个
星期的吊针。”何西超的母亲说，就
是这一个星期，让他一度产生了退
学的念头，害怕自己考不好。在父母
的劝说下，他才又坚定了信心，参加
了高考，并且成绩很好，被云南大学
的本科一批录取。

何西超的老家是汶上县杨店
乡杨店村，但从他小学起，父母就
到了济宁打工，在文化小区门口卖
馄饨。为了让孩子接受城里的教
育，父母又把三个孩子接到了身
边。

来济宁以后，何西超的母亲一
个人卖馄饨。每天早上4点钟，母亲
就要起床准备出摊用的东西，5点
就到了文化小区门口，一直忙到上
午10点钟左右。

由于长时间站着，何西超的母
亲得了静脉曲张，有时血管胀得厉
害，但也只能忍着，以免耽误了馄
饨摊的生意。“一天能挣近五十块
钱，停了的话这几十块钱可没地方
弄去。”何西超的母亲一边忙活，一
边说。

从小学时起，每年假期，何西
超都到母亲的馄饨摊处帮忙，拿马
扎、抬桌子、端馄饨。上高中以后，
何西超住校了，只能两个星期回来
一次。每当放假后，他总是以最快
的速度赶到母亲的馄饨摊。

“小学时刚给母亲帮忙，很不
好意思，看到同学都会把脸扭过
去。”何西超说，后来他想通了，卖
馄饨也没什么丢人的，他要勇敢地
面对生活。

煮馄饨每天都需要烧掉几个
煤球，有时和母亲去批发煤球，何
西超总是提前和母亲讲好，去的时
候母亲骑着三轮车，回来时他骑。

“因为去的时候是空车，回来装满
了煤球，太沉了我不想母亲太累。”

为供孩子城里上学

母亲卖了十年馄饨

父亲每天打零工

好久没怎么笑过

减轻父母压力，学费涨了就从饭钱里抠

何西
超，20岁，
毕业于济
宁 二 中 ，
高考成绩
3 7 3分 (音
乐 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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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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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减轻父母压力，学费涨了就从饭钱里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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